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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里德的《现代绘画簡史》对我们影响非常深，它是我们接触西方的最初途径，接触西方理论都是在这本书

开始的。我们当时在附中，大概十几岁就开始看这本书。

问：您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

王：对，中央美院附中。1980年至1984年。我们在附中读里德的这本书，影响特别深。

问：这本书是老师提供的？

王：不是。因为老师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美院或者附中的毕业生，也是从当地知青回到城里来，中间也是十几

年的停顿。开始进入到艺术系统，他们也是什么也不知道，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学生之间的交流非常多，或

者说学生和知识信息交流得特别多。

问：书里哪一部分给您最深印象？还有其他书对您有影响吗？

王：这本书让我们知道，在当时苏联的艺术教育体系之外还有别的体系，而这么一个体系是很完整、很独立

的。也因此知道了什么是立体主义，比如杜尚。我记得书是黑白的。

还有一本书是《现代艺术千变万化》，是关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启蒙读物，这样的书影响着我们。在八十

年代初的时候，书里的艺术理论刚好结合了劳森伯格85年的展览，这样的理论、这样的作品对我们的影响非常

大。另外，包括哲学书、《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等人主编的、中国本土的学者做的，还有尼采、弗洛伊

德、萨特的著作，《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史》、《现代雕塑简史》，这些我们都看过。

之前我也看很多文学，像巴尔扎克的、雨果的书。文革之后，这些书重新印刷出版，我们是排着长队，在王府

井北京最大的书店买，有些人还多买两本和别人交换。我记得85年我在美院的时候，我们同学为了生计，把它

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卖。当时有一个叫外文资料书店，和王府井大楼的书店还不太一样，在一个小门里面，可

以通过内部的方式或者从学术的方式买，都不是对公众卖的书。佛洛依德是从那样的书店里面买出来的，买一

包一包的，然后公开在食堂或者在美院的操场上卖这样的书，赚生活费。我们通过公开的书店、学术的书店，

或者小贩上买这样的书，这种渠道是挺多的。那个时候我们突然脑袋开了窍，原来我们是一张白纸，就特别如

饥似渴的读一些东西，读得懂读不懂另说，反正需要读，因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大量的哲学书像中西方的哲学史我们都看过，潜移默化的很多词、很多流派知道了，但完全看不懂。十几岁哪

懂这些东西啊？但是艺术理论的书，我当时觉得影响很大，再加上这些书上的理论跟现场劳森伯格这样的作品

有对应。当理论和作品对应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感觉，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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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 — 前卫多元的连环画系

问：您在中央美术学院哪个系？

王：是「民间美术系」的连环画专业，是84年至88年上的大学。

问：八十年代初连环画的影响很大？

王：非常大。八十年代初期，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它的「艺术」。连环画在中国很特殊，是普及性的艺术

读物，通过艺术的创作手段进行所谓的「教化作用」。八十年代初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连环画作品对社会影

响很大，包括《楓》这样的作品，还有尤劲东的《人到中年》。这些作品不光在艺术界上有影响，对整个社会

的作用也很大，因为它的普及率太高了，小册子、《连环画报》及《中国连环画》等杂志，各种连环画性的读

物，普及率很高。

问：八十年代很多艺术家也画了连环画？

王：很多八十年代的艺术家靠这个为生的，业余时间画一些连环画来做他的创作。当时我的老师是贺友直，他

在五六十年代做过《朝阳沟》、《山乡巨变》，在连环画界很有名气。在附中四年级，他给我们带毕业实习、

毕业创作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可以考虑上中央美院做他的学生，因为他创办了中央美院的连环画专业，也因为

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另外，当时连环画整个大的环境特别好，有很多很有影响的作品。而且它不同于所谓四大

「国油版雕」这样传统的学科，它很新鲜、很灵活，老师也很年轻，大多是和我们同龄的，像一个在四年级教

我的老师，后来我们变成特别好的好朋友了。

问：连环画系老师也看学生间流行的书吗？

王：我们系的一些老师都是30岁、20多岁，他们毕业以后或者研究生毕业以后教我们，和我们是同龄的，我们

差不多是一起讨论的。他们有一些还介入85新潮运动，都很活跃，和以前油画系的一些老师不太一样。油画系

都是很有影响的苏派老教授。但实际上连环画专业的，像陈文骥等老师，当时是很好很年轻的艺术家，还有杨

君，后来变成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合作作品，他们在当时很活跃。

问：您阅读以后会和他们交流？

王：对！包括和后来的吕胜中，我们是本科时，他读研究生，他和徐冰八十年代在中国美术馆有一个双个展很

有影响，一个厅是吕胜中的，一个厅是徐冰的。

吕胜中的宿舍在我的隔壁，我们老是在一起玩，最后都变成很好的朋友了。不像别的系，因为师生年龄差距，

导致知识结构不一样，所以他们有距离。连环画系的师生间倒没有距离，交流起来比较好，而且他教给你比较

开通的、比较多元的文化，包括从材料上表现——我们这个专业可以涉及任何材料，像油画、国画、版画、雕

塑，后来我用摄影的方式作连环画，他们也很赞同。

电影和摄影

问：那个时候就用摄影了吗？

王：当时我用摄影做连环画，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喜欢电影，包括世界电影理论的书我一直在看。除了艺术展览

之外，大量的内部电影观摩是了解西方艺术的另外一种途径。谈电影观摩，我记得有意大利电影周，在八十年

代初期还有法国新浪潮的专题，一阶段一阶段的在电影资料馆，看过很多像西方所谓的人文电影。除了艺术展

览，这种电影的传播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当时就看各种流派的电影论述，甚至剧本都看了。当时有一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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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厚的《世界电影》季刊，都看这样的东西。电影渐渐影响我，后来我便用摄影的方式创作。

问：八十年代时，您以外有别的艺术家用摄影创作吗？

王：有，我上美院以后，就成立了中央美院学生摄影协会，我是主席。摄影协会有一个艺术家叫洪浩，现在他

一直在搞摄影，还有陈淑霞、刘庆和，现在有的搞国画、有的搞油画。八十年代中期，上大学以后学生就不好

好上本科了，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办各种小团体。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摄影协会，到处参加摄影界的活动和业内

的人士沟通、交流、展览。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摄影报》刚刚初创，很像《中国美术报》，是黑白的，曾

用专版隆重介绍过我们的作品。

[…]

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青年报》编过一些介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专辑，有一篇后来很有影响的叫《调侃与自

嘲》的文章，它是在王劲松和宋永红的展览之后,周彦给我们写的，这实际上是后来的「新生代」艺术的雏形，

包括我们第二年组织的《新生代艺术展》都是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作为参展艺术家喻红、李天元、赵半狄等一

批我们的同学是和85新潮时的艺术家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问：王劲松和宋永红的展览是在90年吗？

王：1990年，场地在美院附中的展厅，它现在已经关掉了。

问：您哪一年开始在《北京青年报》工作？

王：1988年。

问：工作是被分配还是自己找的？

王：应该说是自己找的。在大学毕业创作的时候，有一个《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要采访我们，当时他介绍了几

个比较好的作者、作品，后来聊着聊着，他说：「那你毕业以后干脆去我们报社吧！」后来我们就跟他去了报

社。[…]

问：再谈谈在中央美院读过的书吧！

王：《第三次浪潮》、《西方哲学史》、《荒诞派戏剧》、《梦的解析》，有些完全看不懂，但是看过。电影

的那一系列的书我都在看。严格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不是平面作品，是电影，其中有部叫《红色沙漠》

的，是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电影，它是新浪潮的代表。直到现在我对它还记忆

犹新，当时看真是震撼。八十年代初期意大利电影周的时候，出现这种类型的电影，是彩色宽银幕的（以前的

电影大都是普通黑白的），而且可能我坐在前面的原因，我觉得被震撼了——观念、结构和色彩完全不一样，

电影还可以这样？电影不是商业的吗？怎么电影也变成这样的了？就是很艺术化的电影，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后来我就看大量新浪潮的文章介绍，包括电影理论，为此我还报过北京电影学院，当然是美术专业。后来我们

在附中的学弟，现在所谓第六代导演王小帅、路学长也都受影响，所以他们都看电影的书。我们在附中的时候

看了大量的电影的书，很有意思。

问：电影在什么地方放映？

王：在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还有新街口有一个叫科学电影制片厂；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各个电影机构里面

都有一个内部的观摩礼堂，凭票可以看。

问：是怎么买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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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过内部的关系买，我有朋友在搞电影可以买；有些票在同学之间或者父母之间相传。然后一下子看一周

电影，一天是两场，看14部电影，这样的活动对我影响很大。

问：因此您开始以摄影的方式创作？

王：对！我和我的老师杨君合作作品《√》，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以摄影为媒介做的作品。当时的艺术家们做油

画、平面作品比较多，当然也有装置，但是摄影这个媒介是比较早呈现在我们的作品中。我们一直在关注图片

和摄影的关系，摄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媒介，只是当时没有人用，当时艺术界把摄影作为一个记录的媒体而

已。

劳森伯格的展览

问：您看过劳森伯格的展览吗？

王：不止去了，还追星似的。我有一本他的画册，找他签名…一个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一个是劳森伯格，他

们俩对我的影响很大。

问：那展览展示怎样的作品？

王：以前中国美术馆展示的全是标准的、审美的、具宣教功能的作品，突然一下子没了。负责这个展览的装修

的也是他们带来的布展公司，把全部打乱了，把结构调整了，一下子变刺激了。这样的作品怎么能在中国美术

馆展出？这样的也算是作品？（前两天朋友们聚会时还在谈该展对我们的影响，劳森伯格的作品把这一代人

四五十岁的艺术家、现在活跃的艺术家们刺激了一下。）以前都是法国印象派、法国19世纪农村绘画，怎么还

有这样的展览和作品？为什么会出现后来的85美术新潮呢？这和当时学术开放，变得比较自由、比较透明有关

系，这也和大的政治环境有关系，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展览和运动。

当时比较有趣的是劳森伯格在京想看一下中国艺术家的现状，当时一个美国使馆官员在外交公寓,给劳森伯格

办了专门的展览，展览了北京的「地下」艺术家（当时的盲流艺术家）一些作品。北京的艺术家和劳森伯格交

流，还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情况，挺有意思的。当时的中国艺术家和西方的艺术家很少有直接对话机会。

问：这么有名的艺术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依然不了解。

王：完全不了解。北京艺术家当时展览的是大量抽象的、或者国画材料做的抽象的作品，和劳森伯格的完全不

是同一层次。但是在本土来说，它已经是比较前卫的，和过去相比是前卫的，但是它没法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对

话。

问：展览后在中央美院做过研讨会吗？

王：我记得有，但是我没有参加。当时我们很小，光看展览，没有参与研讨会。

问：展览的观众多吗？

王：非常多，很多外地的人跑到北京看这展览，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展览，也没有什么艺术机构、艺术空间能办

这样的展览，就只有中国美术馆办成了。当时张培力、王广义他们都来了，这展览对他们后来的艺术发展或多

或少有影响。

问：展品给您的印象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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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谓装置的、或者现成品概念的作品形成了我对这展览的整体印象，艺术可以这样来搞？它们带来的是一

种思想上的自由。一直以来，大家都在做所谓经典样式的作品，怎么还可以有这样的东西？第一次看的感觉很

强烈，包括有平面和空间结合的作品、准雕塑的作品，也有现场的作品。

问：展览过后，有没有自己受影响做现成品的作品？

王：没有直接的做，它实际上在你的意识里了，慢慢的影响。这展览让我知道艺术可以这样搞，我不见得用他

这样的材料、方式了，我可以用别的材料来做，它的影响在於对你原有观念的冲击。

画册和期刊

王：谈到画册，我们在中央美院、附中、大学期间看过很多，能借的都借到了，包括中国古典的，像敦煌壁画

这样的东西，也包括伦勃朗的画册，能看到各个流派的东西。八十年代的东西非常有限，能收集到立体派已经

很新了，波普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量的引进，有的也只是中央美院以前的馆藏，有些还是苏联出版的书和画册。

期刊中，是《江苏画刊》、《美术思潮》、《美术》杂志、《中国美术报》、《世界美术》这些，还有浙江美

院的院刊叫《美术译丛》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世界美术》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从以前到现

在的美术发展，它虽然出版的很慢，但是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介绍的流派比较多，当时有一个封面是安

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那个时候看到安迪﹒沃霍尔是很新鲜的。

问：《世界美术》的编辑是谁？

王：当时是邵大箴主编，他是研究西方美术的。

问：有没有看一些国外的美术杂志？

王：没有，严格来说是九十年代以后才有，八十年代的时候没有什么。

问：图书馆也没有吗？

王：完全没有印象，画册是大量的看，杂志很少关注。杂志可能看本土出版的多，可能是我的语言不好，杂志

主要是看中文的。那个时候有《雄狮美术》和《艺术家》两本台湾杂志，台湾的资讯比较快。

问：对台湾艺术有兴趣？

王：九十年代初期，我通过这两本杂志，再加上和艺术家的接触了解到台湾的艺术。后来因为办一些展览时经

常见到他们，所以也比较关注台湾的。从最早刘国松他们，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还有后来吳瑪莉、李铭

盛他们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我也有了解。

问：都是九十年代后的事情吗？

王：是90年以后了，台湾艺术是我感兴趣的。不是在学校里面，是毕业之后的事了。

问：那个时候台湾人和中国人的联系非常困难。

王：非常的困难，一直到2000年都很困难。我去参加《台北双年展》，之前没有一个中国艺术家到过现场，我

就得去香港，在香港通过中华旅行社办通过证，还得飞到泰国从第三方入境，特别麻烦。我到了现场，他们说

我是第一个到台北的大陆艺术家（之前只是作品去了，人没有过去），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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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在北京的「对外交流」

问：八十年代和香港的艺术圈子有没有来往？

王：香港的可能也没有，交流可能就是九十年代的事了。当时北京特别奇怪，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有使领馆机

构这样的地方，他们算是很重要的交流艺术的渠道。在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家里，或者外交公寓，或者某些对外的

酒吧，有大量的活动进行艺术交流。有些外国艺术家、评论家来到北京时，就在那样的地方做展览、做交流。

问：对外交流从什么时候活跃起来？

王：我记得是我附中之后，大概85年、86年。我参加了86年在中国美术馆的《北京青年画会》展览(当时85运动

时在北京少有的青年艺术展览)。当时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收到一封信，我一看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汉字,寄信人

我不认识，信里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希望和你交流。」落款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周斯(Nicholas 
Jose)，他后来变成我很好的朋友了，本来不认识，后来就通过书信、电话联系，就是特别莫名其妙的。经常会

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他们（在北京的外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关注你、关注中国艺术家，和各种各样的艺术

家交流。我们还在伊玛（Inma Gonzalez Puy）开的酒吧的墙上挂上一些作品，这就叫展览，因为当时没有空间展

览。当时这个渠道特别活跃，和外国人、和使领馆的交流特别活跃。

问：85年、86年就已经开始了？

王：对，我和关伟认识20年，也是通过这种渠道认识的。北京有这样一些艺术家，在这种场合认识变成好朋友，

还有的是在各国大使馆办展览时认识的。

问：周斯还经常来吗？

王：前一阵子他的爱人也来了，叫克莱尔.罗伯斯（Claire Roberts）,后来都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就是澳洲系统。

还有歌德学院等的德国系统，有朱金石们、还有美国系统、法国系统。

问：跟美国系统交流的是？

王：就是无名和星星画会的,后来他们很多人都去了美国；法国系统的有侯瀚如、费大为。中国八十年代中期，

外国系统是很大的势力——官方的、准官方的、机构的，外交文化交流的。

问：「盲流」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王：我们叫「在野派」，另外一个是「学院派」，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盲流」这个词能公开是在九十年代初

期，当时像关伟、顾德新这些人都没有工作，就靠艺术为生的。

问：88年《中国美术报》有一篇文章就开始用「盲流」这个词。

王：张大力、华庆这些艺术家，还有一些搞音乐的人在圆明园聚集，他们是第一批的圆明园艺术家，后期包括像

方力钧这些是第二批的，那个时候叫「盲流艺术」。但是严格来说，北京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这样的人盲流艺

术家——林春岩、张伟、马可鲁，只是他们八十年代纷纷出国了，这是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有些不知道从

哪知道我的作品，有些使馆的人找到你，直接给你打电话，给你画册，我收到过这样的画册，也有寄过来的，途

径也很多。后来像伊玛（Inma Gonzalez Puy）、汤荻、弗兰（Francesca Dal Lago）一开始的留学生后来变成使

馆的工作人员、文化处的工作人员，他们后来或多或少直接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

时候办过很多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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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伊玛是意大利人吗？

王：西班牙人，她现在是一个学院的院长。当时在她们家里办了一些艺术家的小展览，很活跃的。

问：您也有参加吗？

王：我参加的属于澳大利亚那个系统。

问：这种活动有没有宣传？

王：没有，那是完全偶发的，就打一些电话,找几个朋友看，我们经常搞。展览是朋友之间看，有可能的话请一

些外国朋友。

问：展览的作品是卖的？

王：应该可以卖。八十年代最活跃的那些无名、星星画会的艺术家就是靠这个途径为生。像去年798的水木当代

艺术空间办过高名潞策划的「公寓展」，复原了当时的张伟家，有大量八十年代原生态（北京地区的，包括在

使馆家里搞的展览）的资料和作品。

问：参加过其他的展览吗？

王：参加北京青年画会的展览大概三次。在中国美术馆大概有两次，还有到大连，和大连的青年艺术家一起办

展览。

问：还有什么艺术家参加？

王：当时北京地区比较活跃的都参加了，像夏小万、施本铭，共几十人。

问：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王：组织的是北京青年画会，是一个正式的机构，背景可能是团市委。当时的负责人叫刘长顺，还有吴小林，

吴小林是具体的联络人，他们有美协的背景。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就有各种各样的展览。

问：摄影的展览有参加吗？

王：我们参加了北京摄影协会的一些展览，像八十年代的黑白摄影展《黑白魂》。

问：展览场地是？

王：中国美术馆，当时没有别的地方，当时也没有画廊。

问：会和绘画之外的人交流吗？

王：有和绘画完全不一样的交流，他们叫「现代摄影」——除了纪实摄影、艺术摄影以外，还有现代摄影。古

大象、郑大为、于晓洋这些人我们都有直接交流，他们在现代摄影的系统里面比较活跃，李媚他们做的《现代

摄影》杂志推动了现代摄影的这个运动。凌飞、鲍昆是现在比较活跃的人，我和他们都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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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些人还在北京吗？

王：凌飞去法国了，好像又回来了，我后来没有接触了；于晓洋后来搞电影去了；古大象不知道搞什么；郑大

为在北京搞广告摄影。当然摄影界不像美术界那么活跃，艺术界的星星画会等於摄影界的四月影会，四月影会

搞完了以后就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出现了李媚搞的《现代摄影》杂志。推动了现代摄影发展, 当时北京的

于晓洋他们办过一些展览，在三里河文化宫办过两届展览，用地下沙龙式的座谈方式比较多。

问：当时在北京有没有和在外地的艺术家联系？

王：这是八九大展前后才开始的。我毕业以后有同学在外地了，像肖鲁就是我们的同学，后来王广义、吴山专

都是朋友。

问：普遍而言北京艺术家和外地的没有太多联系。

王：北京是独立的系统。像王广义他们在东北，张培力在杭州，丁方在南京，北京和上海特别游离——上海是

挺独立的，北京也是挺独立的，比较封闭。但是当时大量的艺术空间、杂志，甚至当时还不叫策展人的评论家

们都在北京，像高名潞、栗宪庭，包括年轻一点的费大为、孔长安、侯瀚如、周彦都是在北京，所以在北京有

很活跃的交流。北京的艺术家基本上很少到外地去，因为其他人都来北京。

《北京青年报》美术版编辑

问：为什么会拍《中国现代艺术展》一系列的照片？

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当时要报道这个展览。我88年毕业去《北京青年报》工作了，当时我要做一个专版，要

拍摄展览从筹备到完成的过程，要组织稿件、现场记录。开幕式完了以后就发生很多事情了，这时候拍照片就

变成自觉的记录了，觉得是有意思了，因为以前拍照片只是作为一个展览的前期记录。包括唐宋、肖鲁放出来

以后，我都很自觉的去采访他们，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声明是在我这儿发表的，然后合影、策展过程都变成很自

觉的拍摄记录了，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问：在《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要经过审查吗？

王：那肯定要的，从程序上是这样——你是一个艺术编辑，要申报就把选题报给你的主编，让他来批准。外面

却没有压力。

问：您怎么和您的同事协调？

王：那个情况也比较有意思。因为当时的《北京青年报》很年轻，同事大概有几十个人，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纪

的人，都很活跃。当时文化活动很多，他们对文学、音乐、演出、电影会有概念，对所谓的视觉艺术没有什么

概念，因为很少有这样的展览，我把选题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很好。当时的报纸，可以做单页的专版已经

是很不得了了，而我要求是做跨页的版面。当时北京的报纸，一天的报纸只有八个版。我申请一个跨页的版面

是很大的事情了，后来真的批准了。

问：那个时候《北京青年报》的主编是？

王：叫陈冀。

问：是他自己成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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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是，中国所有的媒体不可能由个人或者私企成立，全都是国家的。它是由北京市团市委主办的。

问：做了《中国现代艺术展》，六四之后会不会受批评？

王：好像没有。当时我的专版是这个展览最重要的媒体介绍，报道很及时——展览一开幕我的专版就出来了，

现场很多人拿这份报纸。

当时布展的时候，我约了每个艺术家写稿，我要求他们谈自己的作品或者谈展览，艺术家的稿件包括像有吴山

专、黄永砅、王广义、耿建羿、张培力等。我找他们要求现场把文章写完，后把所有的收集起来再回去编辑，

第二天就发表了，很快。然后还约了费大为写一篇文章，另外还有周彦。结果开幕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开页的专

版，整体的介绍了这个展览。以后我追踪报道了整个展览事件。我还发表了唐宋、肖鲁[〈枪击事件〉后]的声

明，他们说这是艺术的行为，不是政治的行为……

问：后来您的领导受批评了吗？

王：没事，他们也很高兴，因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他们也知道这是活跃的、有意思的地方。

问：90年的时候，《北京青年报》最早刊载的的是王广义《大批判》的作品。

王：对，因为都是朋友。八十年代结束以后，每个艺术家的团体关系都有问题，结果艺术变成很个人的行为。

艺术家开始做个人新实验，像王广义做过一些新的实验，如后来很有影响的《大批判》，该系列作品是当时都

是1米×1米的作品,在我这儿首发了；吴山专去冰岛了；张培力搞录像。总的来说，九十年代每个艺术家不是团

体的形象了，转为个人对于艺术的看法。

那个时候王广义在武汉。后来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互相通信，他有些新的作品寄过来以后，我觉得太有意思

了，后来就变成一个[《北京青年报》的]专版，公共媒体上很少人做专版，《中国美术报》也很少做这样的专

版。后来变成要做大标题（中国以前的报纸标题很小的），第一次推出来的专访就是〈社会选择艺术家─—王

广义现象的疑问〉。有意思的是我在介绍《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时候没有出事，发表《大批判》却出事了。原

因是王广义《大批判》的是很典型的在批判中国的改革开放，它里面有大量西方的LOGO（商标），[改革开放的

时候]有大量的外资进入，你怎么能批判这样的东西？结果我们的美术版停办了一年。我要写检查，因为专题影

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问：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

王：是04年，不是退休，是淡出。

问：这之前一直在《北京青年报》吗？

王：一直到2000年初期也在搞。99年最后一期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影响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九件大

事〉的专版，这影响也是很大。其中有黄专写的评论。

问：一个星期有多少天会发表这样的专访？

王：这个是美术版的，大概一周一次。这个专访是比较客观的记述。

还有，孔长安当时在意大利，他和弗兰（Francesca Dal Lago）说要写一篇文章介绍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

文章，他要我提供一些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后来我就把张培力、王广义的作品给他寄过去了，他们就选择了

可口可乐（王广义的〈大批判〉）作为封面，后来影响了王广义整个个人的艺术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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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影响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九件大事〉专版中的这个人是谁？

王：是吕澎。这个美术版在我离开后以后就停办了。

问：新生代艺术展》是你自己策划安排的吗？

王：对，当时集合了中央美院的年轻的评论家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像尹吉男、孔长安、周彦和范迪安。

《新生代艺术展》的小册子上有邵大箴、周彦、易英、尹吉男、孔长安等艺委会和宋永红、王劲松、展望、喻

红等参展艺术家的照片和作品。小册子上还有广告——我们拉的赞助，他们赞助了这个展览10万块钱，在当时

是很非常多的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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